
即是一棵野草
普通，但不平凡
一直在努力生长
只为在参天大树的间隙里
找到一丝阳光

即是一棵野草
坚韧，但不强硬
用自己坚韧的毅力
表达对生活的热爱

即是一棵野草
却拥有自己的魂
面对希望
就要努力去拼搏
只为使自己的梦想高飞

希望·梦想
□ 郑 垒

阴 信明报

传统热闹的春节转瞬即过，曾经沐浴在
亲人大团聚的欢乐时光，只能在记忆中定
格。接踵而来的是暂别亲人、朋友，怀揣新的
希望，从四面八方收心归来，重新走向陌生
而又熟悉的工作岗位，开始新一年的工作、
学习和生活。

第一天上班的路上，同事间碰面，短暂
的分别胜似久违朋友的亲热，伫足短聊。眉
飞色舞地述说着回家的感受，互问家庭的景
况，献上春天般的问候，走开几步，还转头挥
手致意。

食堂的早餐厅里，相识的员工对面而
坐。年长的师傅聊起健康的父母、听话的孩
子、孩子的新衣新帽、孝敬老人的礼品……
给这个聚少离多的家庭注入天伦之乐；年青
的员工们个个神采飞扬，一身新潮行头。他
们大多借着春节回家的短暂时间，忙着相
亲、结婚或和老同学相聚。他们会不经意地
翻开手机找出女朋友、准新娘或老同学的照
片在大家面前炫耀一番，那春风得意的样子
很让人羡慕。大家吃着聊着，收获亲情、友情
和爱情带给自己的那份喜悦，开怀的笑声充
盈着食堂的每一个角落。

走进各自的岗位，来自领导和同事们的
亲切问候：“春节好”、“回来了”……如潮涌
般的温暖话语让人应接不暇。春节归来的同
事瞬间仿佛又融入到了浓浓的家庭氛围中。
同事们特意从老家带来的特产早已把彼此
的视线吸引过去，有湖南的槟榔、四川熏肉、
金华的霉干菜饼……大家迫不及待地分享
着那些浓郁的地方风味食品，就像是在举办
一次“家乡特产品尝会”。

春节归来余兴未尽，转眼又到了正月十
五———元宵节。元宵节那天能和家人一起赏
花灯、猜灯谜、吃汤圆、唠家常是一件非常幸
福的事，城区的公园早就被布置的花团锦
簇，各式各样的花灯，让人不禁对元宵多了
些许念想。商场超市里，各种品牌汤圆让人
眼花缭乱，有知名品牌的，有传统风味老字
号的；在用馅儿上也是种类繁多，黑芝麻的、
什锦的、豆沙的、果仁的……“汤圆”与“团
圆”字音相近，取团圆之意，象征全家人团团
圆圆，和睦幸福，同时也寄托了对未来生活
的美好愿望。元宵节一过，预示着这个春节
过去了。

在恒逸这个大家庭里，凝聚了全体恒逸
人的聪明智慧和辛勤付出，汇集了恒逸人一
个共同的信仰：执著恒逸，和谐家园。春节归
来，新的一年开始了，请让我们与恒逸共成
长！

春节归来

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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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冬天不像冬天，也不怎么冷，道路的两
旁依旧挺立着郁郁葱葱的树木，树冠上也依然布满
了绿叶。但毕竟还是冬天了，冬至过后，天空总是阴
沉沉的，不见太阳，雨儿欲下不下的，也没有下雪的
预兆，只有寒冷的北风在天空、河畔、房屋和树林之
间肆意回荡。

在家乡，从腊八这天开始，家家户户都开始忙
着做米酒、裹棕子、做年糕……热热闹闹地置办着
年货。那个浓烈的气氛啊，真是没得说。尤其是做年
糕的时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事。年糕是“年高”的
谐音，有年年望高之意，是每年都必须做的，期盼着
来年五谷丰登。记得孩童时，家里做年糕那个热闹
的场面，至今我仍记忆犹新。现在想来，那是一件多
么美好的事情啊！

父亲把秋天新起的糯米和粳米按三和七的比
例拌匀，去河里淘净后放在米箩里漓干，大约要一
天，再用机器磨成粉，就可以开始做年糕了，一般是
四五户人家一起做，从晚饭后一直做到天亮。

那一天，大人们早早地吃好了晚饭，把白天洗
刷干净的石捣臼抬进了堂屋。屋里、屋外、院子里是
一片灯火通明，给洁白的雪地也蒙上了一层柔和的
光泽。孩子们在雪地里兴奋地跳着，叫着：“做年糕
喽，做年糕喽”，忘乎所以地打起了雪仗，任凭雪花
飘落也不遮挡，只是高兴地尖叫和喧哗，等待着香
喷喷、热呼呼、软绵绵地年糕出炉。

灶膛里的柴火熊熊燃烧起来了，发出“劈劈啪
啪”的响声，火苗们欢快地跳跃着，越燃越旺盛，映
红了母亲喜悦的笑脸；铁锅里的水沸腾起来了，咕
噜噜上下不停地翻腾不休，浓浓的热气笼罩了整个
屋子，带来了春天般的温暖，让人忍不住的欢喜雀
跃。

父亲一边敏捷地把米粉放入大木盆，一边加入
一定比例的沸开水，飞快地用筷子搅拌均匀，使米
粉既能一把抓拢，又能一把散开，这俗称叫“打糕
花”，“糕花”打好后，再把它放入蒸筒里面蒸熟。这
蒸可是很讲究的，首先要在蒸筒的底部放入一个用
竹子做的像帽子一样的“将军帽”，再在“将军帽”上
盖上纱布，然后把打好的糕花倒入进去（“将军帽”
的功用是为了使糕花受热均匀，不至于夹生），盖上
锅盖用旺火蒸十分钟左右，晶莹雪白的糕花熟了，
就像是一朵盛开的雪莲花一样引人遐思。

父亲满含笑意端起了蒸筒，小跑着把糕花倒进
了石捣臼。

孩子们“呼啦”一声围了上来，纷纷叫嚷着：“我
要吃”。
“别急，还要等一会呢。”父亲弯腰拿起蒸筒，笑

眯眯地对我们说。
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马上举起了有三十多斤

的木捣子，“嗨”地一声，对准石捣臼用力地开始“搡
年糕”（搡年糕是我们家乡做年糕的土话）。石捣臼
边上还有一个小伙也开始拨弄年糕，俗称“搂捣子”
（搂捣子是指把沾在捣子头上的年糕及时扒拉下
来）。这搂捣子的一定要是一个手脚灵敏的人，他要
紧紧跟着搡年糕的节奏“搂捣子”，一边手在小水桶
中一浸，如蜻蜓点水一般，让水成为捣子头和年糕
之间的润滑剂。就这样一搂一搡，在几个搡年糕者
“嗨哟嗨哟”的号子声里，年糕被搡得又韧又糯，搡
年糕者虽然只是穿着单衣，但浑身却冒着腾腾热
气。这时，搂捣子的人就像战场上的指挥官一样发
出命令，他用灵巧的双手接连把年糕来了几个大翻
身，最后“啪啪啪”几声，示意年糕已经搡好了。

孩子们不约而同地冲上前去：“年糕做好喽，可
以吃年糕喽。”

“小家伙们，不要挤，每个人都有年糕吃的，一
个一个慢慢来。”

“给，小心，别烫着”。
“好香啊！”
“比雪还要白呢，真舍不得吃啊！”
“好软哦，真的很好吃。”
看着孩子们吃得那么的香甜，每家的大人都流

露出了满足的笑容。一种叫做幸福的感觉恰似漫天
飘飞的雪花，绵绵密密融入在了这个寒冷的冬夜。

当一顶像毡帽一样的一臼年糕被捧到事先铺
了湿白布的小桌子上时，马上就有俩个人把它包成
一个长方形，用毛竹杠一边一个人使劲的碾压，定
型成一个规则的长方体，然后揭开白布把年糕放到
铺了干净稻草的门板上面，再用雕刻了福字的萝卜
沾上红色敲上几行福字，写上这是第几块，因为第
一块年糕是过年祈福要用的，这决对不能搞错的。

洁白的雪花，映衬着红红的脸颊；洁白的年
糕，点缀着红红的福字，预示着新的一年红红火火，
给寒冷的冬夜带来了美好的憧憬和向往。

如今，超市里各式包装的年糕应有尽有，原来
传统的手工制作年糕工艺也被机器加工所取代，可
我再也找不到童年时代的乐趣和那股年味儿了。

新年和旧年总是这样周而复始，一年又一年，
时间会老去，但年年望高的心却不会变，冬去春来，
希望总在前面。

年味

农历腊月二十七，我就在单位请了假，去乡
下老家过年。到家的第二天，去县城置办过年和
春节所需的物资，顺道接下班的弟弟。傍晚，车
一出县城，天上却飘起了雪花，越下越大，像极
了大片的鹅毛，飞飞扬扬。不多时，路面上已经
积上了几寸厚的雪，车越开越慢，一刹那我终于
明白了为何要用鹅毛来形容雪花的缘由了。虽
然对于雪并不陌生，但这个明白似乎来的确实
有点晚。

我的每个年都是在乡下老家过的，那是个
四面环山、山清水秀、清新迷人，气温比县城低
3-5度的偏僻小山村，全村现有农户 30余户，农
民年人均收入 1200元左右。在这个现代化气息
稀薄的地方，难能可贵地保留着一个淳朴的“桃
花源”世界。我的印象，在“桃花源”里，像城区的
朋友所经历的 2008年那样大雪飘飞的日子其实
并不少，以至于让我坚持把过年与雪必然联系

在一起。没有飘雪的日子，就
不能算是冬季；不下雪的春
节，就没有过年的味道。

2012 年的春节，一如往年，在鞭炮声中早早
地醒来，我懒洋洋地起床，然后习惯性地趴在窗
台瞟一眼小木窗外的闹腾世界。那情形就像是一
个懵懂的孩童，躲在隐匿的地方欣喜地偷窥着外
边的生机勃勃，饶有兴致起来，一股子的兴奋。哗
的一声，推开小木窗，已见屋顶和村道上积满了
白雪，屋檐上挂满了长长短短的冻棱角，咫尺之
间山峰上的那抹白色，俨然一个雪之王国。咣当
一下，一束光芒迷糊了我的视线，那是太阳光线
直射在白雪上的反射光，格外刺眼。

大年初五，太阳已经为人们送上了新年的祝
福，村道上只有零星的一些冰冻，屋顶上和山峰
里的雪开始融化，我置身在阳光里，呼吸着清新
的空气，身体里顿时涌起暖意。我突然想起了什
么，那是多年前，我还是 8 岁孩子的时候，在外公
外婆家，那里也是一个四面环山、山清水秀的小
村庄。雪后阳光的日子，我和芳妹带着小锄头，满
山寻兰的那股子欣喜若狂顿时浮现。趁兴致还未
走远的时候，我特意招呼弟弟一起进山访兰去。

我们走了约摸 60分钟，到了山的腹背部。那

里有一条小溪道从深山里出来，蜿蜒曲折，奔流
不息，老远就听到了潺潺的溪流声，流水碰撞着
山石所扬起的水沫弥漫着四周的生灵，日光浮在
水沫与积雪上面，晕出七彩迷离的虚幻，偶尔几
声空灵的鸟叫声，让人仿佛进入了一个清妙世
界。

雪霜铺天盖地，树冠上厚厚的一层，虽是冬
天，但深山里的植株都像是更茂盛了。沿着溪流
而入，在水沫弥漫的青松树林丛中，我们发现了
许多兰草。严寒中，兰的花蕾，静静地孕育和等
待，在忍耐中积累，盈尺高的都开了柱状鹅黄色
花絮。兰草的叶子，长长的，在风中摇曳，优雅而
飘逸；兰花的清香，在风中幽幽升腾，向四周飘
扬，远而不淡，近而不浓。好一个空山无人，水流
花开的境界！

弟弟连声赞好，却不禁惋惜：这样清灵的兰
草，在深山僻野，叶是为谁长的，花是为谁开的，
会有几个人知道而欣赏呢？
“可能这正是它的不俗之处吧。”听着风声，

闻着花香，我应答着他，“自然环境中，很多事物

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存环境，一旦改变原有的环
境，那么它也就失去了应有的灵性。”
“我想，兰草是这深山的幽物，得的是天地自

然的灵气，长的也是野山水畔的趣姿，可能它只
适合这里吧。”弟弟若有所悟：“还记得小时候，我
们摘的大把大把的兰花，插在家中杯子里所散发
的香气吗？看来我们那会可真是无形中毁了它
们。”

谈话间，我们俩抽身而退，谁也没有动手采
挖。是的，兰草属于空山无人的地方，在那里，水
流花开，自有它的精、气、神、韵。如此想来，我们
的家乡何尝不是这层境界。深山里面，一处平地，
几户人家，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黄发垂髫，
怡然自乐。还有那些奋然从大山里走出的孩子
们，他们一路艰辛，一路忍耐却绝不停止追求梦
想的脚步。

空山无人，水流花开。深谷幽兰，清芳自足，
甘于淡漠；偏远小山村，宁静淳朴，甘于辛劳。从
大山里走出去的孩子，愿兰花的品格常伴你左
右，用达观、平和的心境去面对风雨人生。

空山无人，水流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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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 蓝冰 阴 张今云

火铳是用铜制作的，圆脸、大肚，形似大头娃
娃。主要有盖、环、底座组成，盖部打有密密麻麻的
小孔。这些小孔，一来可散发热量，二来可增强氧
气成分，能促使火铳内温火的持续散热。

老底子沙地人的火铳，主要用来取暖用的。这
火铳也是新娘的必备嫁妆之一。

但这火铳，到了大年三十，沙地人另有一番讲
究，挨家挨户都有畚上一个隔年火铳的习惯。畚，
就是把火种铲入火铳内，这是沙地的土话。隔年火
铳，就是年三十傍晚畚的火种，一直要到正月初一
早上，保持火铳内还有充分的余火。火种越旺越
好，预示着来年兴旺发达。这也是沙地人对未来的
希冀与企盼，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吧。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做任何事情，都十分的认
真和专注，她畚隔年火铳也一样，历年只是成功，
没有一次失手。她的成功秘笈，我总结有三点：一

是选择火种考究；二是引火的填料上乘；三是畚火
铳讲究技巧。
沙地人历来粮食紧张，柴草稀缺，一般稻草、茅

草都是用作烧饭炒菜的燃料。而我母亲对大年三
十烧饭炒菜，用的柴草素来是精心安排的。她绝不
会用稻草类软性柴作燃料，一般都挑选棉花秆、树
吊枝来烧。既可为畚火铳引入硬火，又可为烧年夜
饭加快速度。

她畚隔年火铳时，先会轻轻地把盖打开，用灰
锨，一锨一锨地铲出火铳中的积灰，剩下一层 2公
分左右的冷灰，然后垫上一层锯成麻将子大小的
木块，或垫一些土炭，铺上一层硬柴烧的火，再罩
上一层薄薄的冷灰，用木块压实，加上盖。从此，一
团硬火被包裹在火铳内，火漫漫地引燃填充物，在
黑暗中一点点自燃。这火种，就向新的一年跨越，
新的一个希望进发。

畚好这隔年火铳，你要它旺盛到大年初一，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还要有一个很专业的“培育”
过程。母亲对这个隔年火铳的利用，一般会有两种
处理，一是放在被窝内取暖，二也会放在竹制的烘
栏罩内，烘潮湿的衣裤，按现在的话说，叫充分利
用余热，实施循环经济。

大年三十晚，母亲会在床前的踏脚板上，早早
地放上一把种花刀，一般每隔两三个小时，就用一
种花刀把慢慢积厚的面灰，往火铳的四周拨去，把
余灰轻轻地插向火铳底部，火种一点点往上移动。
这时，空气中的氧气也会随之渗入，这样就会保持
良性的自燃。

离大年三十越来越近了，母亲过完年就九十
高龄了。母亲告别隔年火铳，估计已经有 30余年
了。虽然她这些年用的是煤气灶，断了畚隔年火铳
的火种，但每年大年三十，她依然会提起这些过往

杂事。
也许，再过几年，我的孙子、她的玄孙，他也能

听懂他太太讲述关于隔年火铳的故事，但愿她能
长寿百岁，能再兴致勃勃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她的
玄孙听，把隔年火铳用故事传承下去。

母亲的隔年火铳，这是一种沙地风俗情节在
涌动，这是一种人性自然的怀念，这是一种沙地文
化的追忆。

母亲的隔年火铳

博客名称：星光灿烂
博客主人：余观祥
博客地址：http://user.qzone.qq.com/
617881254

博文选登

阴 李晓红

我出生在北方，记忆中，北方冬天下雪是常
事，只要天气稍微有点阴，天空中就会飘落下雪
花，像棉絮般的雪花片片飞散在空中，那晶莹剔
透的小精灵们，真的像是淘气的小孩一样，一刻
也不停歇，在每个能停留的地方，都留下了它们
的足迹，田野里、屋顶上、树杈间、窗台前、道路旁
……

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雪花悄无声息地来
来去去，触手可及而又瞬间消失。行走于它们的
中间，那飘飘洒洒的感觉，那雪花轻抚脸庞的情
景，是那样的让人留恋，让人无法忘怀。

呼吸着雪天里清新的空气，心情无比愉悦。
有时经不住会抬头迎合它们，让它们慢慢地落在
脸上，一点点变成水滴，再用手轻轻地擦拭，这种
感觉真好！看着满天的落花，真的很想融入到其
中，与它们一样自由自在地飞舞，无拘无束地飘
落。

雪天里其实最开心的就是孩子们，记忆中，
北方的冬天比现在要冷得多，再加上下雪后很难
在短时间里融化，似乎整个冬天都是在雪地里度
过的。每当到了冬天，感觉玩耍的空间似乎大了
许多，在雪地里滚雪球、打雪仗、堆雪人，在冰上
抽陀螺、比赛滑冰等，整个冬天都感觉不出什么
是寒冷。每次大雪过后，在平坦的雪地上我们还
会专门踩出一道道的“八”字脚印，回头看着自己
在雪地里留下的印迹，心里美滋滋的，甚至还要
评价一番看谁踩得更直、更齐，全然不顾棉鞋上
沾满了厚厚的积雪。

雪天最爱玩的还是那种在冰上能自己用手
滑动的简易雪爬犁，说是爬犁，其实就是爸爸用
一些长方形的木板拼凑起来的木架，刚好能坐下
我们一个小孩子（腿要盘坐在上面），在木架的下
面左右等距离地方再垫高一块，用一根或两根铁
棍固定在下面，与冰雪接触面就会减少摩擦阻力
而加快滑行的速度。我们坐在木板的上面，两手
再各拿一个小铁棍或是小勾勾，作为前进时的动
力辅助工具，这样就做成了一个简单的滑冰雪爬
犁，也是我们北方孩子冬天里最常见的一种冬季
玩具。

到了冬天，我们就会选择一个空旷的地方，
将水浇上去，形成一个天然的“溜冰场”，上面会
聚集很多的同龄孩子，大家拿着各种自制的滑雪
工具，在雪地里痛快地玩耍，我碰你一下，你撞我
一把，叫喊声、嬉笑声此起彼伏，一声高过一声，
一浪胜过一浪，那里就是我们孩子们快乐的乐
园，也是我们童年最值得回忆的场景。

那些没有滑雪工具的孩子们也三个一群，
两个一伙的，你拉着我，我扯着你，有的拉住另一
个人的后衣襟蹲在冰上，前面的人用力跑着一步
一滑，后面的人随着滑，大家开心地合不拢嘴。还
有的两人跑着中间拉着一人蹲在冰上，有时大家
一不小心会一起滑倒在冰上，那快乐的笑声就又
会响起，你怨我跑得快，我怪你没跟上，打打闹闹
的爬起来弹弹身上的冰雪，再继续。也有一群自
娱自乐的人，他们在冰雪上快速的跑几步，然后
随着惯性滑出，在滑动的过程中还要张开双手来

掌握平衡，有时速度快得惊人，让旁观者着实为
他捏了一把汗。

在冰上玩得过瘾后，大家还会一起动手堆个
大雪人。手捧一团雪，然后轻轻地放到雪地里滚
动，雪儿会不停地紧粘在上面，雪球越来越大，最
后，大家一起推着雪球，直至每个人筋疲力尽。诺
大的雪球就用作雪人的身体，雪人的头部还需精
心制作一番。寻找一片洁白的雪，让雪人的脸蛋
更白皙，然后用黑色的石块给雪人做一双大眼
睛，找来一根胡萝卜给雪人做一个红嘴唇，成型
后的雪人笑哈哈地端坐在雪中，爱美的女孩子还
会给雪人的脖子上围上一条红色的围巾或给
“他”戴上一顶帽子……

那个时候的寒假作业相对现在的孩子来说
少很多，只记得每当一放假作业很快就能完成，
剩余的时间大都是在玩耍中度过的。现在的孩子
压力真的很大，沉重的学业让他们缺失了很多童
年的乐趣。

来南方很多年了，冬季里下大雪的情景有过
几次，可还没有来得及去感受就已经融化了，没
有了孩童时的快乐与期盼。如今，随着人们生活
节奏的加快和工作压力的不断增大，小时候大伙
儿聚在一起打场雪仗、堆个雪人的快乐时光真是
耐人寻味。 前几天，杭城的上空飘起了小雪花，
再次点燃了我童年深处的记忆，想起那时与雪无
比亲近的快乐与放松，我有点冲动，看着窗外飘
舞的雪花，抖抖精神，投身到其中，去体验那久违
的雪趣，感受记忆里的童真。

雪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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